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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咿咿学语的幼儿发出模糊的音调，家人
听后欣喜若狂；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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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初中生男孩发出不
大清晰的音调，家人却伤心流泪。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天使。为了让我们
的天使不再流泪，近两年来，男孩“改头换面”，流畅
的表述不曾让周边人认为其是一名先天性腭裂患
者。这巨大的改变是母亲顶着压力和闲言碎语坚持
的结果。

他是现年
7%

岁的林林（化名），她是他的母亲
陆丽萍（化名）。

“孩子出生十几天，我就发现孩子哭的时候声
音不对劲，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孩子的小舌头是呈
两根状态，顶部只有一点闭合，跟我们的小舌头完
全不同。”在一间狭小的小房间内，陆丽萍揭开心口
的老伤疤回忆着。

陆丽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医院检查，被医生
告知以后会慢慢自动愈合的诊断结果后，陆丽萍
放心许多。但随着孩子的长大，陆丽萍的世界却
崩溃了。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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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腭裂情况完全没有愈合的
迹象，虽已经会说话，能够很清晰地喊 ‘妈妈’，
但却喊不了 ‘爸爸’。”原来，先天性腭裂的林林
不仅发不了爆破音，也发不了辅音中的大部分，而
且发言时鼻音很重。

于是，陆丽萍带着林林到台州一家大医院去做
腭裂闭合手术，手术并不十分成功，只是稍微见
好，却没有完全闭合。因此，每次林林说话时发
爆破音还是十分困难。花费高额手术费却不成功
让家境本不殷实的他们雪上加霜，一谈到给林林
看病，父亲就不大愿意了，总断言 “孩子的病是
看不好的”。

“当时，跟林林爸爸意见不同，争吵不断，后来
为了此事，我和他爸爸离婚，单独抚养孩子。”陆丽
萍说，“不把孩子的病治好，我不甘心啊。”

之后，陆丽萍靠着吹号在红白喜事的赶场中养
活自己与儿子，并筹集儿子的治疗费用。“一个月总
能赶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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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再利用空闲时间做点零活，像打
包带、做鞋花、串节日灯等添补家用，储存治病的
钱。”陆丽萍说道。

为了孩子，我必须坚持

在陆丽萍的坚持下，顶着旁人不大理解的眼
光，陆丽萍带着孩子在上海、杭州各地求医，四处奔
波。

皇天不负有心人，陆丽萍在杭州一所学校找到
适合林林学习的语言训练方法，但她知道，不管是
对她还是对林林而言，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一路
磕磕绊绊需要强大的信念来坚持。

现在，说起往事，陆丽萍满腹感慨，拿出几本破
旧的练习本给记者看。翻开练习本，密密麻麻的字
体和拼音映入眼帘，字迹算不上漂亮，勉强可算端
正，甚至有些破损严重的页面被粘上了新的写满字
体的纸张，这些都是陆丽萍为孩子亲手抄写的语言
训练资料。因为没有完整的书面资料，陆丽萍凭着
训练老师的口述和翻阅新华字典为林林整理出详
细的训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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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字到词语，从诗词到绕

口令，每晚，在明亮的日光灯下，瘦弱的陆丽萍
总是拉着林林坐在桌边，开始日复一日的语言训
练，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一个音一个音地发
过去。

陆丽萍说：“印象最深的是‘的’字，它发的是
‘
<

’音，其实远远没有‘
2

’音难读，但是林林学了
9

个
月，还是发不出准确的音，每次都是‘

?

’。当时我说
‘的’，他说‘呃’，我重复‘的’，他还是‘呃’，一个晚
上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

“为了孩子，我必须坚持。”陆丽萍凭着一颗爱
心陪着儿子每晚吹泡泡。一个塑料杯子、一根吸管
是陆丽萍为儿子制作的吹泡泡工具。“每天都要练，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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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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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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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加大强度训练林林的
小舌头。”陆丽萍指着在林林在吹泡泡和语言训练
时刻录的光盘影像说，“你看，他吹泡泡时五官皱成
一团，我都说他像小笼包子。”

而在影像的最后，记者看到一段母亲的心语：
“经过一年的语言培训，今天的你能言语清晰流畅，
相信今后的你，能更出色、更坚强，祝福我亲爱的儿
子健康、快乐。”

出来打工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
丈夫。我们俩都能吃苦，条件也慢慢好起来，
丈夫对我补助娘家也不会抱怨。但是我无法
想象的是，就在我以为可以慢慢让我的父母
过上好一些日子时，父亲却被查出肺癌中期。
以我现在的能力，父亲的治疗费用就是一笔
“天价”。更让我担心的是，父亲住院，母亲没

人照顾了。弟弟那么小，在北京打工本来就不
容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希望能通过媒体，有好心人伸出援手，
救救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帮帮我们一家子。

前天，记者找到了郑晓红在路桥打工的
丈夫朱先生，朱先生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在极
力为妻子的养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

是自己的境况也不那么如意，这次妻子的养
父检查出肺癌中期，他也是四处筹钱，希望能
挽救老人。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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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了，这样的病痛对他来说
太残忍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却苦了一辈
子。”朱先生说希望有好心人能伸出援手帮一
帮妻子的养父母。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报恩
□本报记者 金珍娇/文 丰雪/插画

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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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于安徽姑娘郑晓红来说，显然有些难熬。“我早就决心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回报养父母，可是
如今我还没能好好回报他们，他们却都……”当接到老家的电话，告知父亲被查出肺癌。郑晓红感觉自己要崩溃
了，眼泪止不住刷刷流。

同厂工作的好友吓坏了，坚强的晓红从来都是笑容满面的。而此时的郑晓红再也藏不住内心的痛苦，讲诉了
她从未向他人说起的生世。

很小的时候，被亲生父母抛弃，是养父母悉心把她养大成人，待她犹如亲生孩子。为了这个家，为了她和捡来
的弟弟，养父母操碎了心。如今，她和弟弟刚刚生活有起色，准备好好报答养父母，却听到了如此噩耗。

“母亲早几年就有些神智不清，全靠父亲照料，我和弟弟在外打工，希望能多赚点钱回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没
想到父亲却得了这个病，现在母亲也不知道谁在照料。”郑晓红手足无措。没几天，她就收拾好行李回安徽老家
了，她说：“我要回家照顾我的父母亲，我还没有好好回报他们，还没有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而在走之前，郑晓红给记者发了一封电子信件，一封关于她善良的父母，关于他们一家故事的信件。信的结
尾，这个坚强、独立的姑娘说：“希望好心人能够伸出援手，帮帮我，救救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一家人：爸爸是个赤脚医生，妈妈在
家务农，我和弟弟都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长
大后，妈妈对我们说，她是四川人，年轻时被
老乡拐骗到安徽省安庆石镜乡。当时一无所
有、不知所措的妈妈幸得父亲收留，由于老家
路途遥远，妈妈是个文盲，便留在了当地，和
父亲一起生活。

养父母都是很憨厚的农村人。对于我和
弟弟的身世也不隐瞒，但是他们的爱让我始
终觉得我只是投错了胎，后来又被 “归正”
了。

我出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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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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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那是个计划生育
非常严格的年代。亲生父母在生下我之后，发
现是个女娃，失望之下直接将我送给了邻居
老太太，老太太当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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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了，养活我
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老太太说，当时
亲生父母说“就当要个小猫小狗，养活就养、
养不活就算了”。

后来，一邻家姑姑回娘家时说了此事，善
良的养父母听后便商量收养我。次日，父亲天
蒙蒙亮就跟邻家姑姑一起去了她家。从我家
到邻居姑姑的家要走两个多小时，抱回来的
时候我仅仅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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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来，我无意中听村
里的老人说，当时母亲已经怀孕了，但是后来
却没有亲生孩子，我不知道传言是不是属实，
也从来没有问过。

到了新家后，父母对我珍爱有加。那个
时候家离县城很远，奶粉不好买，母亲就喂
我吃米糊和米汤。养父出去给人看病，路过
城区，就会带奶粉回来。就这样我一天天长
大，对于我来说，童年十分美好，他们对我
是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上学
也接送，一直到弟弟来了后我才自己上下
学。

弟弟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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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河边捡到的，那时
弟弟出生不久，捡到的时候已经饿得脸色发

青，哭声都没了，但是父母还是一口一口的用
奶粉将弟弟喂活了。

因为父亲是医生，当时家里的条件还可
以。后来，父亲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大好
使，给别人打针便不怎么看得见，来找父亲
看病的人也就渐渐少了，加上弟弟的到来，
家里开销更大，母亲便很担忧，因为我要上
学，弟弟要吃奶粉，那时候的奶粉贵而且不
好买。后来，母亲开始出去帮别人做苦力。
A@

年代，农村流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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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房子，妈妈给那
些砖匠挑砖、拎泥浆，有时候家里没有人，
便把弟弟也带着，背着弟弟去石头山上拉石
头。当时因为家庭条件还算可以，所以做苦
力活的母亲总是遭人家笑话： “你家又不缺
钱，还出来做苦力，没事领养两个孩子，自
己找苦吃。”母亲是个善良的人，总是报之一
笑。因为有了母亲的收入，家里的日子还算过
得去。

我们一家人

记得自己第一次挨打。那时候上初中，学
习成绩不好，便决定辍学出去打工。父亲知道
后死活不同意，坚持让我去上学，还打了我一
顿。我哭着说：“家里太穷了，弟弟又要上学，
母亲天天挑砖，腰都已经变形了。”听后，父母
都哭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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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步入社会，跟别人学做衣服，那
是流水式的衣服加工，根本学不到手艺，工资
非常低。一段时间后，我就改行给别人卖厨具
用品。起早摸黑，工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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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两年后，我
改行卖衣服。每天凌晨

;

点起床，去批发市场
卖服装，后来因为疲劳过度受了伤，父母知道
后就不让我做了。于是，我又去酒店当服务
员，那时候，我已经可以挑起家里的担子，供
弟弟读书，补贴家用。

农村的姑娘，嫁人比较早。等我弟弟读初
中的时候，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

父亲的眼睛已经完全不行了，不能行医，母亲
虽然做苦力，但是身体也不是很好。结婚后，
我每个月还是会拿钱补贴家里，在我眼里，父
母和弟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有能力，都
不想他们过得太苦。也因此，丈夫开始和我吵
架，不同意我再补助娘家。后来，母亲生病了，
精神不正常，家里更加困苦潦倒。我便同我丈
夫说：“不养我父母，那么干脆离婚。”

离婚后，弟弟也辍学了。这时，母亲的病
已经非常厉害了，只认识爸爸、弟弟和我。
离婚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出来，没钱带母亲
去治病，于是我决定出去打工赚钱。在朋友
的介绍下，来到路桥。母亲的病一年比一年
重，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了，还随时尿裤
子，大便也会在床上拉，有时弄得头上、脸
上都是。我和弟弟都在外面打工，只有爸爸在
家照顾她。

回老家时听邻居说，母亲时不时就会跑
出去。有一次，父亲给母亲洗干净后，一不留
神她又跑了出去，父亲找了七八天才在别的
乡找到。找到时，妈妈自己的衣服不见了，不
知道在哪捡了件小孩的衣服穿在身上，破破
的毛线马甲，父亲哭了。母亲却赖在地上不
动，附近有个小卖部，父亲猜想母亲一定是饿
了，于是买了半斤饼干给她吃，店主也是同村
的人，知道我家的情况，爸爸付钱时，他没收。

从那以后，父亲走到哪里就把母亲带到
哪里。去年带妈妈去医院打份精神状态证明，
妈妈又一次跑丢了，结果父亲找了很久才找
到。没办法，后来父亲有事外出都只能把母
亲锁在家里的院子里。现在，母亲拿到东西
不是吃就是藏，生肉也吃，给她盛好饭，有时
吃有时端到别的地方去拿来玩，已经完全不
认人了。

不幸逐渐侵蚀我的家

希望有好心人伸援手

她的“的”
和他的“呃”
□本报记者 郑 怡 郑武海

孩子先天性腭裂是妈妈心口的痛


